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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3月1日，晚报由下
午出版改为早上出版。

  2001年7月1日，晚报新闻
“110”热线开通。

07

  闲聊时，同事问我上了多少年夜班，我不假思索地说：
“三十年了，从晚报创刊一直上到现在。”其实，这话并不准
确。因为在晚报最初的几年，是上早班的。
  1994年元旦《潍坊晚报》创刊时，全国的晚报几乎都是下
午出报，是名副其实的“晚”报。上午编校、排版，中午12点
前付印，下午2点印刷完毕，送往订户和各零售点。创刊时正
值滴水成冰的时候，我们在原潍坊市地震局院内的两排平房里
办公，靠生炉子取暖。负责一版的同事早晨5时30分上班，别
的版稍晚一些。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生炉子。我的主任李学
敏属于那种无比勤快的人，她上班总比我们这些“懒虫”早，
所以，生炉子的活，基本由她“承包”了。我到的时候，有时
赶上她正在生炉子，就跟着打打下手。炉子生起来，屋里却一
时半会儿暖不起来，我们搓搓冻僵的手，开始了一天的编辑
工作。

  地震局出门就是行政街，街上各种小店和小摊。到了八九
点钟，干活累了，窦洁、陈红莉等美女经常偷空出去，捧回一
包零食，给大家加餐。冬天最诱人的当然是烤地瓜了，香味老
远就能闻到。
  从冬到夏，再到冬。1994年最后几天，我们搬进了报社新
办公楼，终于告别了和炉子、煤炭打交道的日子。早上一进办
公室，打开开关，中央空调就送来阵阵暖流，对我们来说，那
是最幸福的时刻。
  可是，我的幸福很快被另一件痛苦抵消。我在老报社住，
在地震局办公时，走着几分钟就到了。搬到新办公楼后，由于
离得远需要骑自行车。每天早晨5点多，天不亮就要出门，街
上几乎没有人，昏黄的路灯下，我骑着一辆“二八大杠”，沿
潍州路向北，顶着刺骨的北风用力往单位蹬。不一会儿，手就
冻僵了，脸被风割得生疼，耳朵感觉一碰就会掉。骑到早春园
附近，在路边买上两个火烧，来不及吃，提溜着继续往单位
赶。多年后，看到科比的一句话：“你见过凌晨4点洛杉矶的太
阳吗？”我立刻想到：“你吹过凌晨5点冬天潍坊的北风吗？”
  早上上班，曾遭遇惊魂一刻。有一天，我和周占伟在楼
下遇到，一块坐电梯到七楼办公室。电梯上升过程中突然一
顿、停住，然后开始下滑。我俩大惊失色，好在电梯很快停
住了，电梯门却打不开。电梯里的电话打不通，那时还没有
手机。我俩拍着电梯门喊人求助。那时，报社的绝大部分人
都没上班，只有几个同事在七楼，而我们被困在二三楼之
间，没人听到我们的呼救声。大半个小时后，发行公司有人
上班了，发现我们被困，赶紧找人将电梯门打开，我们被
“解放”了出来。跳出电梯门，我们立刻向七楼跑去，还有
版等着我们呢。
  1998年，晚报界掀起一股改早报风，原来下午出版的晚
报，纷纷改为早上出版。后来，《潍坊晚报》也决定改为早上
出版。于是，这一天，我们上完早班上夜班……第二天一早，
《潍坊晚报》上市，完成了从“晚报”向“早报”的转身。而
我从此开启了漫漫的夜班生涯……
  说来惭愧，我记不得改夜班具体是哪一天了。可能，时光
的流逝中，记忆的筛子会筛掉沙子，偶尔也会误筛掉金子。两
年前，偶然中，我在报社的大事记上看到：1999年3月1日，
《潍坊晚报》改为上午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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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初，报社着手创办晚报，由党委成员、副总编辑张
世新牵头，时任发行部主任王继平、政工科主任夏卫中协助，
开始召集人马组建团队。初期，大约“拼凑”了18个人，号称
“十八棵青松”。当时我刚毕业不久，在政工科任干事，到晚
报后负责办公室行政工作。办公室主任由财务科张可嘉兼任，
因为张主任主要负责财务工作，所以晚报筹备期间的行政事务
基本由我一个人张罗。
  晚报筹备和创刊初期，办公地址在行政街，借用了原潍
坊市地震局院内两排十余间平房，条件比较简陋，冬天要用
煤炉生火取暖，柴火和煤块都是用小推车一点点推进院里
的。也就是在那时候，我学会了生炉子，而且能保证室内没
有烟。
  那一年，晚报的初创者们以苦为乐，跃跃欲试，憧憬着晚

报的未来，但刊号却一直没有审批下来。报纸不能出，人不能
闲着，《经济信息》杂志以及蜡烛厂、霓虹灯厂开始上马，编
辑记者都去一线打工。在那个时期，领导们一边安抚大家的情
绪、鼓舞士气，一边奔波于济南、北京办理刊号审批事宜，个
中曲折已成过往。漫长的等待过后，临近年末，张世新总编突
然通知我，一起去济南。
  在南郊宾馆院内的省新闻出版局报刊处，熟悉的门槛，熟
悉的面孔，几分钟的时间，一张印章微湿的批文就拿到了。把
批文小心翼翼地装进公文包，抱在怀里……这是二十多位兄弟
姐妹一年来的期盼！中午，跟随张总去他在《昌潍大众》时期
的老同事、中新社山东分社袁崇和社长那儿蹭饭，袁听说《潍
坊晚报》的刊号有了着落，也替我们高兴，席间频频劝酒，张
总与我皆醉。傍晚到潍坊后，先向崔乃元总编进行了汇报，回
到晚报时，大家听说批文拿回来了，一片欢腾，仿佛过年
一般。
  多年后，开车送我们去济南的朱斌楼师傅说起此事，还笑
我“醉成那样了，还抱着公文包不撒手……”。
  上世纪90年代后期，都市报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除社会新
闻外，体育新闻、文娱新闻成为重要支撑内容。当时甲A足球
联赛、职业男篮比赛如火如荼，备受广大读者关注。1997年
后，我到晚报摄影部工作，一心想去比赛现场拍摄体育作品。
由于潍坊没有主场，也没有采访证件，刘建新主任联系了时任
齐鲁晚报摄影部主任侯新社帮忙。
  比赛日一早，我就搭乘潍坊球迷的大巴车赶往济南。下午
3点开赛，我们提前赶到赛场，侯主任帮忙“疏通关系”，我
“混”进了场地。比赛结束，和扛着长枪短炮的同行们一起步
行到省画报社彩扩部，冲扩、洗照片，然后给在“家里”值班
的体育部主任李彬通电话，预留版面。晚上7点，我赶到长途
汽车站，乘最后一班车赶回潍坊。晚上10点多回到晚报编辑部
时，其他版面都做得差不多了，李彬主任来不及道辛苦，赶紧
安排美编扫图上版。那时候，很多报社摄影记者都有底片扫描
和传输设备了，我们还停留在图扫阶段，需要把照片送回编
辑部。
  虽然很辛苦，但几个赛季下来，我觉得自己的体育摄影水
平有了很大长进，直到现在，仍很感念那段赛场辗转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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